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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闽粤边区移民与
客家宗族发展研究

＊

张勇华
（赣南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摘　要：梳理赣闽粤边区的移民史，结合这段移民史对客家宗族的发展进行研究。赣闽粤边区先出现北民南

迁，逐渐出现以姓为纽带的单姓村，在姓氏文化中孕育了宗族族群。宗族起步于唐朝，发展于宋元之际，成熟时期

在明清，作为客家宗族特有的客家意识在清朝末期土客联宗中兴起。客家宗族既对自身的客家文化、客家历史进

行追溯，同时也产生了对客家意识的认知、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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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对客家宗族的形成、发展做了一定的研
究，主要聚焦于各区域的宗族发展问题。有学者对
广东宗族制度与中国家族制的起源结合起来考察，
并上溯到周代原始宗族制。［１］３９５其追溯时间很长远，
结合明清客家移民因素考虑其宗族形成就会发现，
粤东宗族是在明末清初兴盛起来的。闽西宗族的历
史研究相对具体，杨彦杰认为元朝是闽西许多宗族
迁移开基的重要时段。［２］９４对于赣南的宗族历史过
程，林晓平指出：“宋元时期，赣南客家的宗族制度开
始建立，……及至明代中叶，赣南客家宗族祠堂的兴
建进入到一个高潮时期。”［３］从赣闽粤区域角度上对
宗族做了研究的代表为法国汉学家劳格文先生，他
就赣闽族谱修撰问题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闽西宁
化在１８世纪修谱频密，其反映出来的地方宗族文化
与赣南宁都较为接近。［２］５３学界已经取得的这些重
要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美中不足在于
仅仅局限在各区的宗族问题研究中。本文试图将赣
闽粤边区作为一个区域整体与客家移民、宗族发展
结合起来研究，尝试勾画出赣闽粤边区客家移民、宗
族发展之间的关联，同时探讨客家宗族表现出来的
客家意识。

一、赣闽粤边区移民

据客家研究的开创者罗香林的五次移民说，客

家先民从东晋至民国的移民大致经历了五次，［４］这

种长时段的、间隔性的多次且出现反复移民，移民来

源多样化是必然的，既有北方汉族南迁的成分，也有

明清广东福建籍沿海移民倒迁江西，也有畲族之少

数民族在赣闽粤交接区域的反复流动，使得汉族与

畲族的融合得以逐渐加深。赣南、闽西、粤东虽同处

山区，但因地理位置与交通等因素的迥异，加上各自

受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

在客家移民与宗族形成的过程中各区域出现各不相

同的时间进程，最终形成了各自的移居局面。

赣南被认为是客家摇篮，早在秦代就有北方汉

民涉足赣南，出现以伐木为业的客家先民，赣南最古

老的姓氏族群是从东晋开始移居而来的。唐朝五代

的先民南迁，使得先民们成批进入赣闽粤三角区，成

为客家民系的直接源头。［５］１６－１９宋高宗绍兴年间赣

州户近１２．１万，孝宗淳熙年间为２９．３万，年平均增

长率达２５．６‰，高于全国年平均增长率几十倍。［６］３５０

人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外来人口的迁入。至明清

时期，闽粤区既受内部人口繁衍的压力，又受到寇乱

的影响，加上清初的“迁界令”等因素，闽粤籍移民又

倒迁赣南，赣中流民也进入赣南中部、南部。［５］５８赣

南在客家人的迁入与倒迁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

有的唐宋“老客”与明清“新客”的客居格局。在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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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紧靠闽西的宁都，清朝时期老客与新客就已经
出现分界，魏礼在《与李邑侯书》中指出：“宁都属乡
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
闽人，大都福建汀州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其二
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①土著即唐宋时期移
居此地的老客，佃耕者为明清时期闽西籍移民回迁
的新客。赣南西部的上犹县营前镇，明末清初迁来
了张、黄等姓，与宋时入迁的朱陈蔡三姓形成新、老
客家的共居局面。赣南中部、南部的兴国、于都、会
昌等县，明代接受了来自赣中的移民，形成了罗香林
所指的非纯客住县。［７］

闽西客家区域形成时期为唐末、五代和宋，而南
宋是一个重要时期，谢重光指出：“随着宋王朝的南
渡，中原和江淮人民大规模南移，其中一部分远徙至
赣闽粤交界区域，成为闽西南外来移民的重要来源，

其中有些移民是原来已定居于赣中、赣南的人民，因
种种原因而移入闽西甚至粤东。……也有来自今鄂
西南和湘西地区的武陵蛮。”［８］１８可以看出，闽西客
民聚居的重要时期在南宋，而接受的移民来源也是
多种多样，并有反复移民现象的出现。“闽西在客家
民系形 成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起 了 关 键 作
用。”［８］５０作为在客家民系中的象征“石壁”现象，石
壁成为客家继续向广东等地移民的中转站的群体记

忆，被后来修谱者追溯为客家先民移民的必经之地，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客家族群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

梅州市是广东客家人主要聚居的地方，也是向
广西、台湾，甚至向南洋等地继续移民的迁出地。宋
元之际，已经有一部分客民流入粤东北。有人口学
家在对宋元人口变化研究时指出：“宋元之际和元代
这八九十年中迁入广东，正是这些氏族对广东客家
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作用。”［６］８８南宋后期的梅
州，已有相当数量的汀州和赣州的移民了。至明初
时期，福建客家人开始移入粤北英德、翁源、韶关，在
进入韶关之际，又有较多客家人进入粤东梅州。［９］明
清时期大量迁入，主要聚居在梅州山区，［１］４１５至清朝
时期，梅州山区又成了人口外迁之地，大量客家人一
方面向潮州、惠州、广州和嘉庆等地迁徙，另一方面
又北上迁入赣南、赣西北及四川等地。嘉庆以后，大
规模的外迁人口已经停止，人口发展的空间已经变
得狭小，区域内的资源紧缺必定会制约区域内人口

的发展。［１０］正因为这一原因，梅州山区的客家人需
要与外族竞争生存资源，用围龙屋将族人与外界隔
离起来，形成了围屋里的宗族社会。

二、赣闽粤边区的客家宗族发展

曹树基对赣闽粤边的人口研究表明，大批唐宋
移民的进入，致使宋时土著不到总人口的２０％，［１１］

外来人口进入当地，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成为当
地人口的大多数。同时，随着人口的集中进入，各姓
氏人口也开始在这广袤的山区环境中逐渐聚族而

居，尊始迁祖作为收族的宗族发展路径出现了，这在
赣南的族谱编修中表现得较为活跃。如赣南宁都桴
源赖氏于唐长安二年（７０２）完成了第一次修谱，［１２］

又如唐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宁都黄陂中坝廖氏创修族
谱，［１３］再如宋朝绍兴年间（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宁都黄氏在
城北建立宗祠，［１４］还有宋祥兴元年（１２７８）信丰温氏
进行了第一次修谱。［１５］南宋后期，客家民系已在赣
闽粤这片广袤的山区地域成长起来，其最重要的标
志就是客家方言的形成。［５］５６客家民系的形成也推
动了宗族形成、发展的进程，宗族开始向制度化方向
发展，“宋元时期，赣南客家的宗族制度开始建立，
……及至明代中叶，赣南客家宗族祠堂的兴建进入
到一个高潮时期。”［３］至清朝，江西于乾隆时期出现
过禁祠宇的行为，这些祠宇据辅德的描述，就是联宗
祠。［１６］３５－３６联宗的出现，表明了宗族走向以地缘为纽
带的地域化发展方向，并且开始强化客家认同意识，

作为凝聚社会力量的一种途径。据饶伟新的研究，

赣南土客在清代嘉道年间（１７９６－１８５０）开始出现联
合发展的趋势，“相似的移民经历和共同的社会处
境，特别是面对强劲的对手———土著强宗大族使得
他们通过联修族谱和建立同宗关系这一文化策略，

形成一个看似具有共同祖先和来历的宗族联盟。在
当时土客关系紧张的社会环境下，联宗谱的意义即
在于有助于强化同姓客民家族之间的认同意识和扩

大其社会力量。”［１７］闽西客家宗族在宋时期已经可
见活动，宋嘉祐八年（１０６３）出现宁化石壁江口村张
氏族谱首修，宋宝祐元年（１２５３）出现淮土乡官忠坑
张氏祠堂修建。② 有了先期的发展，元朝成为闽西
宗族开基、发展的重要时段，［２］４到了明清时期，闽
西、闽西南与闽西北的宗族先后发展并成熟起来，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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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修谱建祠成为闽西社会习以为常的现象。据刘善
群对明崇祯编修的《宁化县志》的梳理，发现明后期
的宁化有２６１个村，而以姓命名者有１３３个，占一半
多。［１８］这种一姓一村的现象，形成以姓氏文化为中
心的聚族而居的普遍格局，同时孕育出宗族族群的
发展。“闽西南各地宗族形成比较成熟的宗族社会
的时间，上起明初，下迄清中叶乾嘉年间。”［８］９９而闽
西北地区的宗族发展要晚于闽西南：“闽西北地区的
绝大多数聚居宗族，直至清中叶以后才开始建祠堂、

修族谱。”［１９］９３广东宗族组织发展的鼎盛时期是清
代，粤东梅州的宗族发展情况于清初时已经较具特
色，“在康熙年间，叶姓一族，其‘族数千人’，是为大
族。该地居民，为聚族而居，还创建了具有特色的客
家民居建筑‘围龙屋’。”［２０］

从客家宗族发展的总体来看，还应该看到宗族
组织及族产的出现情况，这些对于宗族自我保卫、提
高社会参与等方面能力产生重要作用。孔永松指
出：“明中叶以后，为了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犯与提高
本族在地方上的声望，……因此，客家人的宗族制度
在新的形势下，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强化，宗族组
织日趋完善，宗族管理日益严密，宗族共有财产日益
增加。”［２１］

客家宗族制度及组织的日趋完善，也是宗族日
趋活跃之时，他们并不满足血缘世系的追求，还会在
一定的地域范围中参与联修。明嘉靖乙未（１５３５）发
起的一次《张氏统宗世谱》，赣南的兴国、于都积极参
联其中。① 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出现的祠宇众多，已
经为官方所担忧，因此出现了禁祠宇的行为，这些祠
宇据辅德的描述，就是联宗祠。［１６］３５－３６据饶伟新的研
究，赣南客民联宗在清代嘉道年间开始出现联合发
展的趋势。［１７］福建于清代开始出现联修谱，联修的
范围大到跨省进行：“民间在修纂大型族谱的基础
上，对不同地域内的同姓族谱进行联纂，许多跨府
县、跨省份的超大型宗谱、世谱、统谱等，也大都在清
代陆续出现。”［２２］２５清代闽西宁化县张氏人口众多，
联谱时需要区分亲缘程度。“１７４２年，当不同的张
氏群体要联谱的时候，他们决定分上、下祠，以便把
不寻常的通婚情况合理化。”［２］５５粤北的大埔县，丘
氏于乾隆时期创建始祖庙，把白堠、潆溪、长滩几个
地方不同的支派，统合为一。［２３］粤北的大埔县宗族
在清乾隆时期，参与清乾隆时期在广州建立的谭氏
联宗合族祠。［２４］７－８广东、新界地区于清后期出现联

宗祠，大都设于广州、宝安、东莞城内。［１６］３０其中仁化
县、东莞、宝安三县都属于客家区域。根据上述情况
可以大致认为，赣闽粤边区的联宗活动时间较早，应
该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及中后期就出现联宗活跃
局面，至清末时已经较为普遍。
联宗的发展情况，不仅体现在编纂联修谱与建

造联宗祠上，还体现于联宗目标上，这些目标正好可
以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与社会发展上的需求。清代至
民国的联宗发展，其目标多集中在科考、政治、公益、
族群认同上。“明清福建的各种地方公共事业，大多
是由若干宗族组织联合举办的，或者是受到少数强
宗大族的支配和垄断。”［１９］７４陈支平对清代福建联谱
研究时指出：“超地域的宗谱、联谱的出现，与士绅人
物的社会活动是紧密联系的。……他们在官场上一
方面可以借助联宗统谱来加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

治生命力……”［２２］２６清代广州的“陈氏试馆”，由东
莞县、兴宁县、长乐县、新会县等地的陈氏宗族为主
合资兴建。［１６］３２２黄海妍对清代广州合族祠的研究
时，发现了许多为科举而设的试馆、书舍、书院，有粤
北乡村宗族子弟参与建设。［２４］１对于清末民国赣南
的联宗特点，饶伟新指出，在当时土客关系紧张的社
会环境下，联宗谱的意义即在于有助于强化同姓客
民家族之间的认同意识和扩大其社会力量。对于土
客的关系，也出现了联宗情况，在于提高整个同姓宗
族在地方社会的地位。［１７］

综上所述，唐宋时期赣闽粤边区的宗族活动较
少见，属于宗族建立的起步阶段。宋元以来开始孕
育形成了客家宗族制度，明清时期已经处于成熟阶
段，客家联宗活动出现在明清宗族制度成熟的时候。

三、宗族的客家意识兴起

赣闽粤边区的客家移居是一个历史过程，在移
民聚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客家人群性背景的宗

族。客家意识客观地出现在宗族中，宗族在重建中
以地方始迁祖作为尊宗的纽带，打上了客家移民的
文化烙印，正是基于这种原因称之为客家宗族在逻
辑上没有问题。到了今天，知道自己属于宗族成员，

但不知道自身是客家的问题又成为学术的关注点。

赣南客家学者黄志繁提到，他的客家人身份是老师
在课堂上告知的：“我虽然从小生活在赣南，但在那
堂课之前却从不晓得自己是客家人，也就是说，我的
客家人身份是被老师‘宣布’的”。［２５］客家身份是被

９３第５期 　　　张勇华　赣闽粤边区移民与客家宗族发展研究

① 张士镐：《张氏统宗世谱》，嘉靖十四年，张氏统宗世谱序，１５３５年，第７页。



老师宣布的这一观点该如何理解呢，如果没有被宣
布就不具有客家身份了吗？教育可以启发个体对自

身的思考，也可以启发对客家这个群体的思考，对客
家群体这个历史的追问，即对客家意识自我认同的
开始。从学术逻辑来看，这是涉及怎样界定一个客
家族群分类的问题，这既要从族群的共同起源来看，
也要从他人归类来谈，即是在族群互动中找到自己
的定位。黄志繁所提到的客家身份即使老师没有宣
布，他的客家身份也是既定的，因为个体来源从属于
群体并且没有选择。老师其实是从人群分类的角度
告诉了他的客家身份，而学生在课堂的情景下快速
认同了自己的客家身份并产生了客家意识。
据学界的研究，客家意识率先出现在非客语区。

刘丽川通过对“湖广填四川”和“迁海复界”所引发的
客家移民运动的研究，指出客家称谓出现在康熙至
乾隆年间，而且“他称”率先出现在广州府、肇庆府的
粤语区中，到了咸、同年间“土客大械斗”之后才转为
“自称”。［２６］早于客家称谓出现之前，客家方言就在
南宋末年已经形成，意味着客家群体已经成形。虽
说客家群体早在南宋末年已经形成，但客家意识却
是在清中期的族群互动中才出现，并且是在需要团
结一致以应对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出现的。澳籍华裔
梁肇庭所提到的客家人在１７－１８世纪形成的“约”，

正是族群竞争时出现的。［２７］

客家意识在宗族活动的表现上也是遇到了异己

通常才会表现出来。上文所提到的土客联宗，研究
者指出能够提高同姓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地位。但这
种“土”与“客”的关系，在生活的互动中能够相互感
知到彼此的差异性。从客家称谓出现的时机来看，
可以从族群互动中找到答案。这种族群竞争情况下
出现的客家意识，或者说被激活的客家意识一旦被
语言化，被行著于文字，就会快速传播，在客家群体
中产生共同的心理效应。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海外客家掀起了客家寻
根问祖的热潮，回到祖源地拜祠祭祖并办厂兴教，客
属地客家研究所的成立，组织各类客家研讨会，民间
建造客家公祠、客家文化城，成立客家联谊会，编纂
客家姓氏源流志。政府为招商引资和树立地方文化
形象，成立客家博物馆，在纸媒、广播电台、虚拟网络
等平台上设立客家新闻专栏，以客家话播报节目并
放映客家影像，主办客家网站。在学界、协会、政府、
媒体等多管齐下的宣传下，共同构建了客家族群意
象并传播了客家意识。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客家地区正在用客家意

识重构族谱。据笔者调查，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的族谱上正逐渐体现强烈的客家意识，他们的行为
是：认同客家始迁祖，编修具有“客家”字样符号的客
家族谱，以此强调自己具有客家身份，建造客家联宗
祠等。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经过认同和互动过
程的族群关系呈现的是多元模式局面。”［２８］在这些
联宗中的族群认同类型中，可以深入研究其族群认
同的不同层次。由此，可进一步发现联宗表现出来
的族群认同类型，如赣南出现同姓的新客家与老客
家的联宗，客家方言群与西南官话群的联宗，广东客
家族群、粤语族群、闽南语族群之间的联宗等。在族
群认同的不同类型上，还能够进一步观察他们在联
宗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层次性。有的认同具有客
家文化含义的祖先建构、客家祠堂建设；有的对编入
族谱的所有世系、族群都加以客家化，为族谱取名
“客家某氏宗谱”，如同姓间客家与非客家的联宗；有
的联宗谱体现出来的是对同姓族群共同南迁的历史

回忆、追溯，甚至建构，如新、老客家的联宗。日本学
者濑川昌久指出：“在讨论与族群有关的各类现象
时，虽然已经内含了某些本源性的纽带和指标，但在
最终意义上还是要把它还原为以行动为基准的主体

的认识问题。”［２９］这种“还原为以行动为基准的主
体的认识问题”观点，可以在当代的客家联宗与客家
族群关系中展开研究，因为当代客家联宗展示出了
一个客家族群的自我认同过程。

四、结语

本文结合赣闽粤移民的基本过程梳理了该区的

宗族发展。赣南、闽西、粤东北因地理位置的原因，
主要接受移民时间具有先后顺序，因此宗族的发展
也出现了相应的后延，如唐宋是大批移民进入赣闽
粤边区的开始。作为最早接受移民的赣南，在唐朝
开始出现宗族创修族谱的活动，南宋是移民进入闽
西的重要时期，在宁化可见宗祠的建造与族谱的编
纂活动，宋元是赣闽移民继续向粤东北迁徙的一个
重要时期，宗祠创建普遍见于清朝。从赣闽粤边区
的宗族整体来看，唐朝是宗族发展的起步阶段，宋元
是宗族制度的酝酿阶段，明清是宗族发展的普遍阶
段。从族群分类的角度看，赣闽粤边区的宗族就是
客家族群中的一个血缘团体，自然可称之为客家宗
族，但宗族的客家自觉意识出现于何时呢？正如“客
家”的称谓出现于清前期的粤语区，１７－１８世纪的
“约”出现于族群之间的竞争中一样，宗族的客家意
识出现于土客械斗中，为了避免械斗的伤害而出现

０４ 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年



了土客联宗。到了当代，在学术、传媒、政府等多管
齐下的宣传中，赣闽粤边区的族谱再次开始自我重
构“客家迁徙”线路图，共塑客家始迁祖，于祠堂中共
同祭祀北来的祖先。这就是宗族的客家意识出现于
清朝至民国的土客联宗中，到当代的宗族“客家意
识”的自我重构阶段。
参考文献：
［１］　黄淑娉．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Ｍ］．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２］　杨彦杰．宁化县的宗族、经济与民俗［Ｚ］．香港：国际客家学会，

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出版，２００５．
［３］　林晓平．赣南客家宗族制度的形成与特色［Ｊ］．赣南师范学院学

报，２００３（１）：８２－８５．
［４］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Ｍ］．兴宁：兴宁市永恒彩印厂，２００３：

５３－７９．
［５］　罗勇．客家赣州［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６］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卷四［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７］　饶伟新．明代赣南的移民运动及其分布特征［Ｊ］．中国社会经济

史研究，２０００（３）：３６－４５．
［８］　谢重光．福建客家［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９］　谭元亨．广东客家史［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６８．
［１０］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上册·清时期［Ｍ］．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９９．
［１１］　曹树基．赣、闽、粤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和客家形成［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２５．
［１２］　邱常松．客家第一姓：宁都赖氏［Ｍ］．香港：中华文化发展基金

会出版社，２００３：９６－１０１．
［１３］　廖咸宜．廖氏清河璜溪十六修族志［Ｍ］．族谱历修考，１９９４：５３．
［１４］　黄尔炽．赣南宁都黄峭山后裔与客家文化［Ｍ］．赣州：赣州市康

达彩印厂，２００４：７３．
［１５］　温芳袆．赣南客家温氏文化发展史［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９：２２８．
［１６］　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Ｍ］．上

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７］　饶伟新．清代赣南客民的联宗谱及其意义初探［Ｊ］．赣南师范

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４）：１３－１７．
［１８］　刘善群．客家与宁化石壁［Ｍ］．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８１．
［１９］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Ｍ］．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０］　方志钦，蒋祖缘．广东通史［Ｍ］．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１１５６．
［２１］　孔永松，李小平．客家宗族社会［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５：２２．
［２２］　陈支平．福建族谱［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３］　肖文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３７３．
［２４］　黄海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代以来广州合族祠研究［Ｍ］．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
［２５］　黄志繁．谁是客家人［Ｊ］．中国图书评论，２００８（３）：５６－５９．
［２６］　刘丽川．“客家”称谓年代考［Ｊ］．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１）：９９－

１０６．
［２７］　梁肇庭．客家历史新探［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２（１）：

１０１－１０５．
［２８］　周大鸣．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Ｍ］．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１１：４．
［２９］　庄孔韶．人类学研究：第三辑［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２．

责任编辑：朱学平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ａｋｋａ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Ｇａｎｎ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Ｇａｎｚｈｏｕ　３４１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ｃｏｍｂｓ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Ｆｕｊｉａ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ａｋｋａ　ｃｌａ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ｅｏｐｌｅ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ｔｈ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ｆｉｒｓｔ，ａｎｄ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ｕｒｎａｍ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ｓｕｒｎ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ｗｈｉｃｈ　ｇａｖｅ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ｎａｍ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ｗ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Ａ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Ｈａｋｋａ　ｃｌａｎ，ｔｈｅ

Ｈａｋｋａ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ｒ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　Ｈａｋｋａ　ｃｌａｎ　ｔｒａｃｅｓ　ｉｔｓ　ｏｗｎ　Ｈａｋｋ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ａｋｋ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ｐｒｏ－
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ｋｋａ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ｏｆ　Ｈａｋｋａ；Ｈａｋｋａ　ｌｉｎｅａｇ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ｋｋａ

１４第５期 　　　张勇华　赣闽粤边区移民与客家宗族发展研究


